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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第二天，西德的报纸上发表了一
位音乐家的评论，“一支小小的竹笛，
用乐队来伴奏，发出魔术般的声音，忽
而优雅，忽而轻快，忽而庄严，忽而爆
发，忽而流畅，有时它又构成声音的图
画，宛如一阵诗意的风，吹进剧场大
厅，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灵……”经他
一宣扬，“魔笛”便飞扬全世界，“魔笛”
也就成了陆春龄的美称。
正因为陆春龄出访的国家很多，

他的收获也就有很多，就拿笛子来
说，他收集到各国各地较有特色的笛
子就有 !""多支。其中有一支日本艺
人送给陆春龄的“尺八”，此笛形似一
根烧火棍，但吹奏出的声音，却是异
常的优美动听。陆春龄伤感地说：“尺
八最早发源于唐朝，而今在我国寥寥
无几，日本艺术家却煞费苦心地保留
下它，制造、运用它，我们的子孙不懂
得珍惜，许多好东西，如今还往外流
失。说句心里话，我拿着此笛，觉得沉
甸甸的，心里总是有那么一股说不出
的苦涩味儿。”
陆春龄抚摸着这一支支、一盒盒

的笛子，深情地说：“外国的笛子，与
中国的笛子是略有区别的，中国的竹
笛有膜，外国的民间笛子无膜。但它
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是来自于民
间，都蕴藏着一定的音乐内涵。为此，
我每到一处，便会收集，目的在于研
究它们各自的长处，从中提炼、获取
音乐的滋润，以丰富提高自己的艺术
水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陆春龄在回忆这段出访的历史

时说：“在国外，我们常常接受那些
普通人民的赠礼，即使只是一张邮
票，一根甘蔗，或者是一枚别针，都

代表着当地人民说不尽的心意。由
于他们诚挚的邀请，我常常半夜起
来，为他们吹奏各种曲子，尤其是当
我吹奏他们国家的曲子时，他们显
得更为高兴和愉快。我曾经接触到
各式各样的人，特别是那些吹笛子
的同行，更是用羡慕的眼光来看我，
向我诉说心里的话：‘从一个吹笛子
的人身上可以看到新中国。’这句话
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和责
任感，觉得自己必须要配得上新中
国笛子演奏家这个光荣的称号。”

与领袖的笛子情结
陆春龄没有忘记八次见到毛主

席，为首长们吹奏《鹧鸪飞》的情景，
他打开了笛箱，拿出了喜爱的笛子，
回忆道：“这是我在 !#$%年春，第一
次见到毛主席时演奏《鹧鸪飞》的笛
子。”那年，陆春龄访问印度、缅甸归
来，在怀仁堂吹《鹧鸪飞》，并用印度
曲吹奏了印度民间乐曲《渔夫曲》。
!#$$年夏天，陆春龄出访印度尼西
亚回国，又汇报了这首乐曲。冬天，
在招待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德
约的宴会上，陆春龄与毛主席一起
干杯。陆春龄说：“!#$$年是我幸福
的一年，因为我一年之中，三次见到
了毛主席。”

!#$&年，陆春龄访问苏联等六
国归来，在政协礼堂第四次见到了
毛主席。!#&'年，毛主席来上海视察
工作。在上海锦江友谊俱乐部，毛主
席又一次听完了陆春龄演奏的《鹧鸪
飞》。这次，陆春龄不像以前那样紧张
了，他以醇厚和细腻、快和慢、强和弱
等艺术对比，将鹧鸪鸟忽高忽低、时

远时近、若隐若现、尽情自由地展翅
于蓝天、向往幸福的形象，表现得淋
漓尽致。演奏一结束，毛主席走到陆
春龄跟前，边抚摸着竹笛，边握住陆
春龄的手说：“谢谢，谢谢。吹得好，吹
得好。要用笛子，好好为社会主义革
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陆春龄紧
紧握住毛主席的手不放，千言万语并
成一句：“感谢党的培养，我一定好好
地为人民服务。”此时的陆春龄，沉浸
在幸福的海洋里。
领袖的关怀，使陆春龄沐浴在

党的阳光雨露之中；领袖的教导，使
陆春龄牢记一个信念：扎根于民，服
务于民；领袖的接见，平添了陆春龄
无穷无尽的力量。陆春龄决心，在崎
岖的艺术道路上，不畏艰险，努力攀
登，去争取艺术的光辉顶点。
陆春龄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是

在 !#&%年 !月 !!日，人民大会堂灯
火辉煌，全国文艺工作调演大会在这
里举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几
乎全到了。全国一流的演艺人员，几
乎也全数到场。演出结束后，毛主席
在舞台上接见了演员，陆春龄被安排
在毛主席左边。陆春龄禁不住内心的
激动，与毛主席连握了三次手。毛主
席还亲切地问他：“你是什么地方
人？”陆春龄激动地回答：“我是上海
人。”那天晚上，陆春龄按捺不住当时
激动的心情，回到下榻处，用他常按
笛孔的手，在当晚的节目单上，写下
了一首诗：“我的一生党培养，抚今追
昔奋发强。毛主席教导铭记心，建设
祖国万年长。”
“四人帮”粉碎后的一个“五一”

劳动节，陆春龄被邀至北京演奏。节

目单上规定只演一首曲子。当时邓小
平陪着外宾，坐在观众席上。当陆春
龄吹奏的《练兵场上》结束后，主持人
对陆春龄说：“再加演一曲《友谊赞
歌》，且要用法国的三孔笛吹奏。”事
后，陆春龄才知道《友谊赞歌》是小平
同志特意点的。小平同志还请人转告
陆春龄说：“我们的民族音乐，不仅要
让中国人欣赏，更要让海内外的朋友
了解。中国的民族文化艺术，要让全
世界人民了解，世界各国健康的民族
艺术，也要学习交流。”
陆春龄说：“这天，小平同志未

能接见我们，但我仍十分欣慰。我会
遵循他的嘱托，将民族音乐带出国
门，让全世界了解中国，让世界各国
人民的友谊赞歌，响彻全球。”

中国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同
志，对中华民族文化也是关怀备至。
他要求文艺工作者弘扬中华国风雅
颂之民族精华，高歌爱国主义旋律，
更好地面向大众，为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年 !"月 !$日，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上海。女王在时任
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的陪同下，来到上
海豫园湖心亭参观。江泽民用风趣的
语言，向女王介绍陆春龄：“他是我国
著名的笛子表演艺术家，也是上海音
乐学院的老教授。他曾出访过许多国
家，是国宝，也是文化使者。”
在江泽民的介绍下，陆春龄为

女王吹奏了一曲《喜报》，并用英国
笛子吹奏了英格兰民歌《乡村花
园》。女王十分赞赏，连连与他握手。
在一旁的江泽民也十分高兴地抚弄
着笛子。

!#((年，陆春龄在英国访问演
出时，正值女王和王子出访西班牙，
不能亲临。但记忆犹新的女王，特意
嘱托白金汉宫致函陆春龄：“女王在
上海听先生演奏时留下难忘的印
象，为此，预祝先生在英国演出取得
成功。”在英国演出时，陆春龄很认
真地演奏了有中国风味的《小放牛》
和《节日舞曲》，赢得了满堂喝彩。

!#()年元旦，陆春龄在上海友
谊电影院演出。演奏时，陆春龄见到
江泽民同志也坐在观众席上，还不
时地比划着，十分投入。陆春龄知道
江泽民同志平时就喜欢笛子、二胡，
他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等处，都留
下过笛声。陆春龄便产生了赠笛给
江泽民同志的想法。
于是，陆春龄请制笛专家和篆刻

家一起，定做了一支可供独奏的小工
调竹笛，并恭敬地刻上了“江泽民同
志惠存”和“陆春龄敬赠”几个字，然
后敬请上海市政协转给江泽民同志。
江泽民同志收到后，在一次出席市政
协会议时，他利用报告休息的空闲，
找到了陆春龄，并对他说：“你送我的
笛子已收到，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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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是牙科医生严大生—————”来人也
自我介绍。“久仰！”若瓢说。“老板，这几位名士
都是好酒量，酒钱由我这里总算了。”严大生慷
慨地说着。“光垫酒钱还不行，以后我们的牙齿
坏了，可要找你啊。”唐云说。“如蒙唐高士不弃，
请常来走走。”严大生说。唐云把两桌人合在一
起，又喝完一缸，严大生付了酒钱才算结束。
从此，唐云与严大生终身为友。欢喜喝酒

的，吃酒的机会总要被他们碰上。有一天，唐
云和他的酒友邓散木、白蕉、若瓢来到一家酒
店，正好碰上女子书画会的一批女画家在那
里欢聚。女画家们邀请他们四位入座对饮。
女子书画会成立于 !#*%年，是一个女性

美术家团体，成员有顾默飞、陈小翠、陆小曼、
李秋君、吴青霞、周炼霞、谢月眉、冯文凤、顾
青瑶、杨雪久、唐冠玉、虞澹涵、包琼枝、丁君
碧、徐慧、余静芝、鲍亚晖、谢应新、杨雪瑶、庞
左玉等，她们多出身于书画世家，是社会名
媛。她们组织书画会，参加社会活动，报纸上
也经常报道她们的新闻。
想当年，在杭州净慈寺曾一度被王映霞

灌醉，前事难忘，从此唐云就不打算和女士们
在一起混饮。刚一入座，唐云就在邓散木耳边
悄悄地说：“和女人在一起喝酒，当心醉倒。”
邓散木虽然酒量很好，酒兴也甚浓，经唐云这
样一提醒，他也只是看看酒杯，不敢豪饮，每
次只是浅浅地抿上一口。若瓢的酒量不大，只
是在酒场上凑凑热闹，当然不是女画家们进
攻的目标。唯独对唐云，他的海量已经出名，
更能引起女画家兴趣的还是他那名士风流，
今天真要在酒桌上领教一番。“让我们先敬大
阿哥一杯！”李秋君率先举杯，向唐云敬酒。唐
云在家中居长，弟弟妹妹都以“大阿哥”称之。
在男性画家中，都称唐云为药翁、大石、侠尘，
很少称他为“大阿哥”的，而在女性画家中，又
偏偏都称他为“大阿哥”。这一方面表示对他
的尊敬，以兄长视之，另一方面也表现几分的
亲热和娇娇之态。如果是别的女画家向唐云

敬酒，唐云也许会王顾左右而言他，但
是对待李秋君，唐云是不愿意怠慢的，
同时也不敢怠慢。李秋君是浙江宁波
“小港李家”的后代。小港是镇海县的
一个小镇。小港李家庞大财富及事业
的创造者李也亭，是李秋君的曾祖父。

李也亭二十五岁，由小港到上海学生意，投入
南码头曹德大糟坊做学徒；后转业沙船帮，才
发起迹来。到李家第三代成长后，终于摆脱了
沙船之业，专向钱庄及地产方面发展。李家第
三代七人，均为李也亭的独养儿子李梅堂所
出。梅堂的第四子名薇庄，亦有子七人，用
“祖”字排行，老大祖韩、老二祖夔、老三是个
女儿，就是李秋君，名祖云，别署鸥湘馆主。对
李秋君为什么将自己的画阁以“瓯湘馆”名
之，唐云是百思不得其解。恽南田的书斋名
“瓯香馆”，唐云是很熟悉的，但李秋君也绝无
不知之理，易香为湘，是她自觉艺事已高于恽
冰，直追南田呢，还是为了纪念张大千也曾有
过像恽南田那样在灵隐寺当过和尚的一段经
历？唐云感到这是个无可究诘之谜。“感谢三
小姐的盛情，这杯酒我是不能不饮了。”唐云
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李秋君又敬来第二杯，
唐云却不敢再饮了，带着一点求饶的神态说：
“我最近心病发作，不敢多饮。”“这一杯，我替
药翁代饮。”白蕉想喝酒，已经沉不住气，趁机
喝了一杯。“你既然敢于代饮，那就要代饮到
底。”李秋君又斟满酒杯，举到白蕉的面前。唐
云用脚踢踢白蕉，低声说：“你的胆子真不小，
怎敢和她对饮。”白蕉佯作不知，举起酒杯和
李秋君碰了一下，说：“奉陪到底。”李、白不断
碰杯，李秋君却不动声色。喝到中途，白蕉要
出去净手。唐云凭自己的经验知道，喝到中途
要去净手的人，情况往往不妙，所以接踵跟了
出来。白蕉果然倒在厕所里，正在大口大口地
往外吐。唐云给他擦擦干净，又把他扶进屋
内，他还要再吃几杯。“三小姐是海量，永远喝
不醉的。”唐云表面上是劝白蕉不要再喝了，
实际上是把这好话说给李秋君听的。“杭州才
子，果然是名不虚传，可惜今天未能领略唐才
子的风骚。”李秋君却有些秋波含情了。“后会
有期。”唐云含蓄地说着。从酒店走了出来，他
们扶着白蕉，这支酒场上的常胜军，这时有些
狼狈不堪了。若瓢有些沮丧地说：“想不到今
天大败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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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良呵呵冷笑了一声道：“季庭长，你是
初次和那位王董事长打交道吧？我和他可是老
对手了。他能把死的变成活的，能把废铁说成
金子呢！”“哦，有这回事？”季冲将信将疑地盯
了方国良一眼：“你怀疑他说的那个矿不值
钱？”“不是怀疑，而是确切无疑。”方国良直言
不讳。“可他有白纸黑字而且盖有公章的评估
报告啊。”“如果需要，王根宝可以拿出更多的
评估报告来。”方国良有些不客气地
说。“恕我直言，他是不是又提出一大
堆充分理由要置换他的云南矿了？”

季冲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站起身
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一只抽屉，从里
面取出一份文件袋递给方国良道：
“你看看吧，这就是他提出置换云南
矿的充分理由。”方国良疑惑地接过
文件袋，从里面取出几张纸来，他迅
速看了一遍。原来这是云南矿所在地
政府颁发的红头文件，内容是要求各
级基层政府都必须大力支持云南矿
在实现中外合资过程中的一切工作。
方国良放回文件袋内还给季冲。
“这是政府部门的红头文件，我

想王根宝没有这么大胆去伪造吧？”
季冲接过文件袋。“红头文件也许不
会假，但致使地方政府出这份文件的过程不
能保证不做假。”方国良冷静地回答道。
“我说方大律师啊，你在全省一向是以公

正和良知出名的，你可不能为了打赢官司而
一意孤行啊。”“谢谢你的提醒，”方国良平心
静气地说：“我不会拿我的荣誉来赌博的。那
么季庭长，你今天叫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仔细看了本案的卷宗，我认为你们不

能纠缠住云南矿不放，这样也不利于改革开
放引进外资。再说，用安阳矿置换云南矿可以
达到查封云南矿同样的目的。”季冲隐约表达
了他的意见。“季庭长，现在案子上诉到了你
们省高院，最后的判决权当然在你们省高院
的法官手里。”方国良满脸严肃地看着季冲
道：“不过在对待置换查封物这件事情上，你
们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否则一旦你们做出解
封云南矿的决定后，万一置换物最终不能偿
还我当事人的投资款，那么后果就严重了。”
“会有多少严重呢？”季冲带点戏谑地问。

“我的当事人一定会向法院要求国家赔偿的，”
方国良注意着季冲的反应，“还有一点不能排
除，我的当事人居住在加拿大，得不到公正的
判决，不排除他会把事情公布到海外媒体和互
联网上去，那样就不是判决失误那么简单的事
情了。”季冲闻言脸色顿时有点不自然，他立刻
掂出了方国良话中的分量。方国良离开之后，
季冲独自在办公室里踱着步，陷入了沉思。
季冲被叫到了刁副院长的办公室。“为什
么？你为什么说那件事不好办？”刁副
院长还没有等季冲把身后的门掩上，
就冲着他质问起来。
“刁院长，我前几天去了一次 +

市中院，到那里了解了一下情况，事
情好像比较复杂。”季冲弓着身说。
“你去 +市中院干嘛？那里已经做出
了判决，你还能了解到对我们有利的
东西？”刁副院长不屑地哼了一声，
“既然葛书记出面让我们帮个忙，我
们就该多考虑考虑怎么样帮好这个
忙才对啊。”
“这个我知道，在不违反大原则

的前提下，当然是能帮则帮。可是如
果事情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我们
还是得小心行事，您说对吗？”“不就
是置换一下查封物吗？这违反了什么

原则？会有什么不良后果？”“据我所了解的情
况，王董事长用于置换的那个安阳矿可能有
点问题。”“瞎说，人家都有专业权威机构的评
估报告，有专家的亲笔签名，能有什么问题？”
“可是为什么当 + 市中院提出，由原告

方出资，再请另外一家专业机构对那个矿进
行一次价值评估时，王董事长会坚决反对？”
“已经有评估报告了，还要再出一份干什么
啊？多此一举嘛。”“据了解，撰写评估报告的
两位专家和王董事长的公司有长期业务来
往，私人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原告方对他们不
信任。从司法程序上讲，确实不符合回避原
则。”季冲亮出自己的观点。
“那你想怎么样？葛书记的这个忙你就不

帮了？”刁副院长有点吃瘪。“能帮当然帮，王
董事长如果坚持要置换查封物，那我们还是
得提出二次评估的建议。只要实际价值距离
诉讼标点相差不是很大，我一定会坚持同意
置换查封物的。”季冲说。


